
临江驿（一名：潇湘夜雨）
 

主要角色 
张翠莺：旦 
崔文远：老生 
崔通：小生 
张天觉：老生 
 
情节 
张天觉因参奏权臣获罪被贬，带着女儿张翠莺赴洪州上任。行至淮河附近，因遇风浪翻船，张天觉及随行人等
被救上岸；张翠莺逐流而去，被一老渔翁崔文远所救，并认为义女。崔文远有侄崔通，上京赶考，顺路与崔文
远告别，因此得与张翠莺会面，并与她定了亲。崔通赴考中了进士，负张翠莺之盟，另娶了考官赵钱的女儿，
授为邵阳县令。崔文远和张翠莺在家，也得着了崔通中试的消息，决意去寻他，将近邵阳，崔文远旧病复发，
只得停留店中养息，由张翠莺一人前去。张翠莺见了崔通，责其负心。崔通怵于赵家威势，忘恩负义，坚不相
认；并诬张翠莺为逃奴，吊打之后，面上刺字，发配岭南，又暗嘱解差刘仁在中途害死张翠莺。刘仁知张翠莺

被诬，不忍下手，行至潇湘，遇大雨，遂投驿馆避雨。张翠莺因冤屈难伸，棒伤痛楚，痛哭失声，惊动了在驿馆中睡眠的
官员，命张翠莺带进问话。张翠莺惊慌失措，却不想这位官员是她的父亲张天觉。这时张天觉又被重用了。张天觉听到女
儿诉出冤屈，大怒，立刻命张翠莺带领校尉，去到邵阳报仇，他自己也随后赶到，这时崔文远也来到，得知经过，痛骂崔
通。张天觉遂把崔通送往抚院治罪，带了女儿一同进京。 
 
注释 
京剧《临江驿》是根据元曲《临江驿潇湘夜雨》所改编的。这个剧本是中国京剧团演员云燕铭、李宗义、徐和才与本院
（中国戏曲研究院）编辑处景孤血共同整理的。主要改动了下列几点： 
一、原本张天觉因不肯祭河神而遭覆舟之祸；“临江驿”父女相逢是由土地夫妇传声。今删去。 
二、原本崔通作陕西秦川县令，因与潇湘距离过远，故将秦川改为湖南邵阳。 
三、原本崔文远因患病，命张翠莺独身去寻崔通，自己又随后赶到。现改为一同前去，将近邵阳，崔文远病倒，遂张翠莺
先行。这样比较合乎情理。 
四、原本最后张翠莺与崔通、赵氏妥协，“大团圆”收场，削弱了本剧的思想性。现已加以删改。 
 
根据《京剧丛刊》第十四集整理 

 
录入：痴菊叟

全剧剧本：PDF 格式 
 
阅读 （69.63 KB） 

全剧剧本：纯文本格式 
 
【第一场】 
 
（张天觉上。） 
张天觉  （引子）    国运倒颠，群雄起，朝出权奸。 
     （念）     一片心悬家国恨，两条眉锁庙堂忧。只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 
（张兴暗上。） 
张天觉  （白）     老夫，张商英，字天觉。幼登甲第，屡蒙迁擢，官拜谏议大夫之职。可恨我朝蔡京等，朋比为奸，

老夫屡谏，圣上不从，反将我贬往江宁监税；今又蒙圣恩，起授洪州知府，乃上任之期。不免唤出
女儿，一同上任。 

             兴儿！ 
张兴   （白）     有。 
张天觉  （白）     船只可曾齐备？ 
张兴   （白）     俱已齐备。 
张天觉  （白）     请你家小姐出堂。 
张兴   （白）     有请小姐出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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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翠莺上。） 
张翠莺  （念）     只为爹爹常遭贬，何尝一日得安然。 
     （白）     参见爹爹。 
张天觉  （白）     罢了，一旁坐下。 
张翠莺  （白）     告坐。啊爹爹，唤女儿出堂，有何训教？ 
张天觉  （白）     儿啊，为父蒙圣恩，起授洪州知州；今乃上任之期，为此将女儿唤出，一同赴任。 
张翠莺  （白）     爹爹连日受那风霜之苦，叫女儿心下何忍。 
张天觉  （白）     为父要作忠良，说什么辛苦二字；可叹你母亡故甚早，撇下女儿，孤苦伶仃，无人照应，倒是为父

我连累你了。 
张翠莺  （白）     爹爹愿作忠良，难道女儿就作不得孝女么。 
张天觉  （笑）     哈哈哈哈！ 
     （白）     吾儿真乃孝道女儿。后面更衣去吧。 
（张翠莺下。） 
张天觉  （白）     兴儿！ 
张兴   （白）     有！ 
张天觉  （白）     吩咐众人役走上。 
张兴   （白）     人役们走上啊！ 
（四军士、车夫同上。） 
张天觉  （白）     带马登舟去者。 
张兴   （白）     带马呀！ 
（张天觉上马，张翠莺上，上车。众人同走圆场。二船夫同上，张天觉下马，张翠莺下车，张天觉、张翠莺、张兴、四军士同上
船。车夫下。） 
张天觉  （白）     兴儿！ 
张兴   （白）     有。 
张天觉  （白）     吩咐开船。 
张兴   （白）     开船哪！ 
（排子。众人同下。） 
 
【第二场】 
 
崔文远  （内白）    好大风浪啊。 
（崔文远摇船上。） 
崔文远  （粉蝶儿牌）  一片汪洋，白茫茫，一片汪洋， 
             大风狂，涌起巨浪。 
     （白）     小老儿崔文远。兄弟文达，不幸早年亡故；我有一个侄儿，名唤崔通，现在家乡与人家司账。老汉

今日打鱼而归，又遇这样狂风巨浪，倒要留心一二。 
     （粉蝶儿牌）  掌稳舵，神定休慌； 
             一叶舟，随风前往。 
（崔文远摇船下。） 
 
【第三场】 
 
（二船夫、四军士、丫鬟、张翠莺、张天觉、张兴同上。） 
船夫甲  （白）     伙计，可起了风暴啦，怎么办哪？ 
船夫乙  （白）     咱们将船靠岸吧。叫管家一声儿。 
船夫甲  （白）     管家。 
张兴   （白）     什么事？ 
船夫甲  （白）     我说管家，起了风浪，怕出危险，我们要将船靠岸啦。 
张兴   （白）     待我回禀一声儿去吧。 
             启禀大人：船家说起了风浪怕出危险，要将船靠岸哪。 
张天觉  （白）     待我看来。 
             虽有风浪谅无大险，你老爷上任要紧，吩咐船家，不可将船靠岸。 
张翠莺  （白）     且慢。啊爹爹，船家既然这样言讲，何不将船拢岸，明日再行，也不为迟。 
张天觉  （白）     女孩儿家，晓得什么。 
             兴儿！ 
张兴   （白）     在。 
张天觉  （白）     吩咐他们速速开船，将你老爷送到任上，我是自有重赏。 
张兴   （白）     是啦是啦。 
             二位，我们大人上任要紧，快点儿开船，到那儿多给酒钱。 
船夫甲  （白）     多给钱！伙计你瞧怎么样？ 
船夫乙  （白）     叫开，咱们就开吧。 
船夫甲、 
船夫乙  （同白）    开船喽！ 
（二船夫同开船。船翻，众人同下。） 
 



【第四场】 
 
崔文远  （内西皮导板） 打鱼归又遇着狂风巨浪， 
（崔文远摇船上，幕内起救人声。） 
崔文远  （西皮散板）  耳听得救命声近在那厢。 
             我这里掌稳舵用目观望， 
（张翠莺逐水上，崔文远救起张翠莺。） 
崔文远  （西皮散板）  穿绫罗定是那官家女娘。 
     （白）     女子醒来！ 
张翠莺  （西皮摇板）  只说一死鱼腹葬， 
             七魄悠悠又还阳。 
             强睁二目来观望—— 
崔文远  （白）     小心了！ 
张翠莺  （西皮摇板）  原来另是一船舱。 
崔文远  （白）     这一女子，看你不像贫户人家之女，为何失足落水呀？ 
张翠莺  （白）     这位老丈，有所不知，我名张翠莺，我父张天觉，在朝官拜谏议大夫之职，只因本参奸党，圣上不

允，反将我父降职贬往洪州，船行淮河渡口，我父不听船夫之言，遭了危险，父女落水失散，不知
我父生死存亡。 

     （哭）     喂呀爹爹呀…… 
崔文远  （白）     小心了！ 
张翠莺  （哭）     喂呀…… 
崔文远  （白）     唔呼呀，原来如此。啊小姐，暂随老夫回到家中，慢慢打听你父下落，你意下如何？ 
张翠莺  （白）     啊老丈，我看你乃打鱼为生之人，自给不足，若叫我随你回去，我岂能寄食于你。 
崔文远  （白）     这又何妨啊。 
张翠莺  （白）     啊老丈，我有心拜在老丈名下，认为义女，今后帮你打鱼度日，不知老丈心意如何？ 
崔文远  （白）     这如何使得！哎，使不得，使不得！ 
张翠莺  （白）     义父请上，受女儿一拜。 
崔文远  （白）     这如何使得，哎，使不得，使不得，使不得！ 
张翠莺  （西皮快板）  还望当作亲生养， 
             但愿爹爹福寿绵长。 
崔文远  （笑）     哈哈哈！ 
     （白）     哎呀呀！我崔文远也是有了女儿的人了哇。儿啊，你看风平浪静，随为父的回去了吧。 
张翠莺  （白）     是。 
崔文远  （白）     儿要站稳了。 
（崔文远摇船。） 
张翠莺  （西皮快板）  多蒙将儿救船上， 
             不知亲父在何方？ 
             但愿爹爹多寻访， 
             父女们相逢我就答谢上苍。 
崔文远  （白）     那时不要忘了义父我哇！ 
张翠莺  （西皮快板）  救命恩德岂能忘， 
             早晚侍奉也应当。 
     （哭）     喂呀…… 
崔文远  （白）     站稳了！ 
（崔文远、张翠莺同下。） 
 
【第五场】 
 
（乱锤。二船夫救张兴、张天觉同上。） 
张兴、 
二船夫  （同白）    哎呀，这下儿全湿啦。 
张天觉  （白）     好大水呀！兴儿，可曾将你家小姐打捞上来？ 
张兴   （白）     我不知道哇。 
张天觉  （白）     哎呀呀，快去问来！ 
张兴   （白）     是啦。 
             二位可曾将小姐打捞上来？ 
二船夫  （同白）    打捞不及，顺流而下啦。 
张兴   （白）     启禀大人：船家说打捞不及，大谅是顺流而下拉。 
张天觉  （白）     哎呀，不不不好了！ 
     （西皮散板）  听罢言来心惨伤， 
             倒叫老夫着了忙； 
             不知生死和去向， 
     （哭）     我的儿呀！ 
     （西皮散板）  但愿我女并未亡。 
     （哭）     唉！儿啊…… 



船夫甲  （白）     大人，我们说这船不能开；你瞧见没有，这船也翻啦，我们哥儿俩可怎么办哪？ 
船夫乙  （白）     是呀，这可怎么办哪？ 
张兴   （白）     不要紧的，等我们老爷到任之后，另赔你们一只，也就是啦。 
船夫甲  （白）     另赔我们一只新的。多谢大人。 
船夫乙  （白）     谢谢您哪！ 
张天觉  （哭）     唉！儿啊…… 
张兴   （白）     哎，我说老爷，你尽哭也是枉然哪。依我之见，不如暂且赴任，到了任上，四处刷下告条，再寻访

小姐的下落，倘若苍天保佑，父女相逢，也未可知。 
张天觉  （白）     事到如今，也只好如此。 
             唉！翠莺我儿，你痛煞为父的了哇…… 
张兴   （白）     我说船家，快快另备船只，送我们老爷上任，是另有重赏。 
二船夫  （同白）    是啦。 
张天觉  （哭）     唉！儿啊…… 
张兴   （白）     您别哭啦，咱们上任要紧哪。 
张天觉  （哭）     唉！儿啊…… 
张兴   （白）     您上任吧。 
（众人同下。） 
 
【第六场】 
 
（崔通上。） 
崔通   （念）     黄卷青灯一寒儒，九经三史腹内储。他年金榜题名后，方知男儿要读书。 
     （白）     小生，姓崔名通，字甸士，乃河南人氏；不幸父母双亡，是我幼习举业，今乃大比之年，意欲进京

赴考；来此淮河，我有一伯父，名叫崔文远，就在此地打鱼为生，不免顺便探望一番。 
             来此已是，伯父在家么？ 
（崔文远上。） 
崔文远  （念）     黄犬汪汪叫，何人叩柴扉。 
             是哪一位？ 
（崔文远出门。） 
崔通   （白）     伯父，小侄崔通在此。 
崔文远  （白）     啊慢来慢来。 
（崔文远见。） 
崔文远  （白）     是你呀！里面讲话。 
崔通   （白）     侄儿不敢先行。 
崔文远  （白）     哎呀呀，倒是你们读书之人，多礼的很哪。好，随我进来！ 
             来，坐下。 
崔通   （白）     告坐。 
（崔文远、崔通同坐。） 
崔文远  （白）     侄儿你可好哇？ 
崔通   （白）     托伯父之福。你老人家可好么？ 
崔文远  （白）     我老是这个样子。 
崔通   （白）     伯父年纪大了，就该搬了回去，如何定要分居呀？ 
崔文远  （白）     哎，常言道好，愿添一斗，不添一口哇。 
崔通   （白）     伯父说哪里话来，想伯父与我爹爹乃是同胞弟兄，何出此言。待等侄儿得中回来，定将伯父接回家

去。 
崔文远  （白）     好！待等侄儿得中回来，为伯搬去就是。只顾讲话，不曾吃茶，待我唤我女儿与你打茶来。 
崔通   （白）     啊伯父，你哪里来得女儿呀？ 
崔文远  （白）     哎，说也奇怪，那日为伯打鱼而归，行在半江之中，偶遇狂风巨浪，只见上流飘来一个死尸，是我

将她打捞上来，看她气息未断，是她醒来言道：她名张翠莺，她父张天觉，在朝官拜谏议大夫之
职，只因本参奸党，圣上不允，反将她父贬往洪州，父女上任，行至淮河，遭了凶险。是我救了她
的性命，认为义女。自到我家，每日随我打鱼度日，倒也十分贤德。少时将她唤出，你兄妹要见上
一面哪。 

崔通   （白）     哦！原来如此呀。 
崔文远  （白）     待我唤她，待我唤她。 
             女儿！茶可曾烧熟？ 
张翠莺  （内白）    烧熟了。 
崔文远  （白）     打茶来！ 
张翠莺  （内白）    来了！ 
（张翠莺托杯盘上。） 
张翠莺  （西皮摇板）  未卜那老严亲性命存否， 
             思亲父无音信举目生愁。 
             蒙义父再造恩情深义厚， 
崔文远  （白）     女儿打茶来！ 
张翠莺  （西皮摇板）  我只得换笑脸展放眉头。 
     （白）     爹爹用茶。 



（崔文远、崔通同起座。） 
崔文远  （白）     侄儿请来用茶。 
崔通   （白）     伯父请用吧。 
崔文远  （白）     远来是客呀。 
张翠莺  （白）     待儿再取一杯。 
崔文远  （白）     不用了，不用了。儿啊，我时常对你讲的崔通哥哥，就是他。上前见个礼儿呀。 
             哎，侄儿，这就是你翠莺妹妹，上前见个礼儿。 
张翠莺  （白）     哥哥万福。 
崔通   （白）     愚兄还礼。 
（崔通因注视张翠莺，将茶倒在崔文远手上。） 
崔文远  （白）     嘿嘿！ 
张翠莺  （白）     烫着了无有？ 
崔文远  （白）     坐下坐下。只顾讲话，包袱还未曾放下，来来来，放下放下！ 
（张翠莺下，取两杯茶，上。） 
张翠莺  （白）     爹爹、哥哥用茶。 
（崔通接茶。） 
崔通   （白）     罪过哇罪过！啊，贤妹，恕为兄少来拜识。 
张翠莺  （白）     岂敢，哥哥可好？ 
崔通   （白）     托贤妹之福。愚兄今日一来求取功名，二来探望伯父，不想有缘，得见贤妹；但今日一别，不知何

日才得相见也。 
张翠莺  （白）     这…… 
崔通   （白）     啊…… 
崔文远  （白）     哽…… 
张翠莺  （白）     咦…… 
崔通   （笑）     啊，哈哈哈！ 
张翠莺  （白）     呀！ 
     （西皮流水板） 只见他潘安貌容颜俊秀， 
             只见他书卷气性情温柔； 
             戴方巾穿蓝衫把鸳鸯带扣， 
             上下无有不风流。 
             心中事，难出口， 
             不语无言我脸带含羞。 
崔文远  （白）     呀！ 
     （西皮流水板） 见一个目含情趋前退后， 
             见一个默无言脸带含羞。 
             罢罢罢好姻缘待我成就， 
             也免得被埋怨做事不周。 
     （白）     啊，侄儿。 
崔通   （白）     伯父。 
崔文远  （白）     你可定下妻室？ 
崔通   （白）     侄儿不曾定亲哪。 
崔文远  （白）     好，今日为伯为媒，将我义女许配于你。意下如何？ 
（张翠莺含羞欲走。） 
崔文远  （白）     嗳，不要跑哇！不要害羞哇！儿啊，肯与不肯，要你说上一句，免得日后埋怨为父的不是呀。啊，

讲啊！讲啊！ 
张翠莺  （白）     啊，爹爹，你救了儿的性命，儿感恩不尽，又替女儿提的什么亲哪。 
崔文远  （白）     有道是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啊，女儿，你看我侄儿，满腹经纶，人才出众，今日配成佳偶，岂不

是一桩喜事呀！ 
     （笑）     哈哈哈！ 
张翠莺  （哭）     喂呀…… 
崔文远  （白）     我这里笑，她倒哭起来了。 
张翠莺  （哭）     爹爹呀！ 
     （西皮摇板）  亲父生死无音信， 
             怎敢私自配婚姻。 
崔文远  （白）     哦，你说无有父命，不敢私自订婚，难道我作义父的就作不了你的主么？ 
张翠莺  （白）     这个…… 
崔通   （白）     是呀。倒是无有媒人哪。 
崔文远  （白）     古人以红叶为媒，今日我的主婚人，就以鱼网为媒；你二人对着鱼网一拜，也就是了。啊，拜呀！

你二人要拜呀！拜呀！ 
（崔文远拉张翠莺。） 
崔通   （西皮摇板）  先拜鱼网为媒媾， 
（崔文远拉崔通，崔通、张翠莺同拜。） 
崔通   （西皮摇板）  再拜伯父主婚谋； 
             今日良缘事成就， 
崔文远  （白）     侄儿，你二人重见一礼，日后也好讲话呀。 



             啊女儿，你二人重见一礼，日后也好讲话呀！ 
崔通   （白）     啊，贤妹，愚兄这里有礼了。 
（崔文远向张翠莺。） 
崔文远  （白）     嗳，你要还上一礼呀！ 
崔通   （白）     愚兄有礼。 
（崔文远向张翠莺。） 
崔文远  （白）     还上一礼！ 
崔通   （白）     喏喏喏，愚兄这厢有礼了！ 
（崔文远向张翠莺。） 
崔文远  （白）     嗳，有道是来而不往非礼也。 
（崔文远拉张翠莺还礼，用女声念。） 
崔文远  （白）     还礼还礼！ 
     （笑）     哈哈哈！ 
     （西皮摇板）  但愿你夫妻到白头。 
     （白）     啊，侄儿，本待与你二人完聚婚事，只是古人有云：“先功名而后妻室”。等侄儿得中回来，再完

成花烛，也还不迟。 
崔通   （白）     这…… 
张翠莺  （白）     男儿志气，原要如此。 
崔文远  （白）     好，但不知你何日启程？ 
崔通   （白）     侄儿功名心切，伯父所言，正合我意，侄儿即刻就要启程。 
崔文远  （白）     你这就要走吗？ 
崔通   （白）     正是。 
崔文远  （白）     有什么言语，嘱咐她几句呀。 
             啊，女儿，你哥哥要走了，有什么言语，与他说上几句呀。 
张翠莺  （白）     是。 
崔文远  （白）     去呀去呀！ 
             哎呀呀，我也老糊涂了哇，有我在此，她二人怎能讲话。 
             侄儿，你二人在此讲话，我到后面与你准备干粮去。 
（崔文远下。） 
崔通   （白）     啊，贤妹，你看天已不早，愚兄要告辞了，你有什么言语嘱咐与我吗？ 
张翠莺  （白）     哥哥此去，文章得意，鱼跳龙门，得中回来，休要忘了我的思念。 
崔通   （白）     哎呀呀，焉敢忘却。 
张翠莺  （白）     怕你口不应心，负了我这孤苦伶仃的人……哪……啊！ 
（张翠莺哭。） 
崔通   （白）     哎呀贤妹，我若忘了你，喏，叫我天不盖，地不载，喏喏喏，日月不照临。 
张翠莺  （白）     言重了！ 
（崔文远上。） 
崔文远  （白）     侄儿，言重了。 
（崔文远向崔通、张翠莺。） 
崔文远  （白）     这有水酒，祭祭祖先再走吧。 
（崔文远递杯与崔通，崔通接杯，叩首。） 
崔通   （西皮摇板）  敬求祖先多保佑， 
             锦衣荣归占鳌头。 
崔文远  （西皮摇板）  女儿也敬一斗酒， 
             夫妻名分你莫害羞。 
     （白）     啊女儿，你哥哥要走了，你要敬他一杯就哇。 
张翠莺  （白）     遵命。 
     （西皮二六板） 闻言不由我泪难收， 
崔文远  （白）     去呀！去呀！ 
张翠莺  （回龙）    叫我怎开口…… 
崔文远  （白）     这有什么不好开口，过去叫他一声哥哥，嗳，或是一声丈夫，都是可以的嘛！去呀！哦去呀！ 
张翠莺  （白）     是！ 
     （西皮二六板） 含羞启齿又低头。 
             但愿你金榜占魁首， 
             但愿得同房春—— 
（崔文远故意作嗽，张翠莺羞涩。） 
张翠莺  （西皮二六板） 早结鸾俦。 
             切莫要见新忘了旧， 
             休叫我依柴门望断归舟。 
崔通   （白）     正是： 
     （念）     自古嫦娥爱少年，哪怕蟾宫不许攀。 
崔文远  （念）     但愿此去鳌头占， 
张翠莺  （念）     明春专望锦衣还。 
崔文远  （白）     好一个“专望锦衣还”。 
崔通   （白）     伯父，侄儿我要走了。 



崔文远  （白）     走吧。 
崔通   （白）     啊，伯父，侄儿要拜别了。 
崔文远  （白）     你去吧。 
崔通   （白）     伯父保重要紧。 
（崔文远、崔通、张翠莺同出门，崔通凝视张翠莺，转身，张翠莺哭。） 
崔文远  （白）     进来吧。 
（崔文远进门看见包袱。） 
崔文远  （白）     啊，侄儿转来！侄儿转来！ 
张翠莺  （白）     啊，哥哥转来！哥哥转来！爹爹唤你。 
崔通   （白）     伯父唤我。 
             伯父何事？ 
崔文远  （白）     把包袱忘了。 
（崔文远、崔通互碰。） 
崔通   （白）     哎呀碰着了？ 
崔文远  （白）     昏头搭脑哇！ 
张翠莺  （白）     啊哥哥，你进京必须时常寄个信儿回来，也免得义父挂念。 
崔文远  （白）     哎哎哎，是呀！也免得我挂念哪。 
崔通   （白）     侄儿记下了。 
崔文远  （白）     去吧。哎哎哎，好，去吧！ 
（崔通下。崔文远见张翠莺追望。） 
崔文远  （白）     女儿！ 
张翠莺  （白）     爹爹！ 
崔文远  （白）     你哥哥去远了哇！ 
张翠莺  （白）     是。 
崔文远  （白）     进来吧！ 
张翠莺  （白）     是。 
崔文远  （白）     进来吧！ 
张翠莺  （白）     是。 
崔文远  （白）     进来吧！ 
（崔文远见张翠莺仍在追望。） 
崔文远  （白）     哎，女儿！ 
张翠莺  （白）     啊，爹爹。 
崔文远  （白）     你哥哥去远了哇！ 
张翠莺  （白）     是。 
崔文远  （白）     进来吧！ 
张翠莺  （白）     来了。 
崔文远  （白）     哎，进来吧！ 
（崔文远张翠莺仍然恋恋不舍凝望。） 
崔文远  （白）     女儿！ 
张翠莺  （白）     爹爹！ 
崔文远  （白）     你哥哥去远了！ 
张翠莺  （白）     是。 
崔文远  （白）     进来吧！ 
（崔文远下。） 
张翠莺  （白）     晓得了。 
     （哭）     喂呀…… 
（张翠莺闭门，下。） 
 
【第七场】 
 
（排子。四军士引赵钱同上，赵钱下轿，进门，入座。） 
赵钱   （念）     依仗权官是内亲，也收桃李占芳春。虽然有女承欢笑，其奈无儿闷煞人。 
     （白）     老夫，赵钱。只因我与吏部尚书章惇，乃是内亲，因此放我今科主考。老夫膝下无儿，只生一女，

尚未婚配。我看新科进士崔通，人才出众，品貌双全，我有心将我女儿招赘于他，等他到来，当面
议婚便了。 

崔通、 
三鼎甲  （内同白）   众门生到！ 
（院子上。） 
院子   （白）     众门生到！ 
赵钱   （白）     有请。 
院子   （白）     遵命。 
             有请！ 
（崔通、三鼎甲同上。） 
崔通、 
三鼎甲  （同白）    恩师在上，门生等大礼参拜。 



赵钱   （白）     众位贤契免礼。我看你等，相貌轩昂，文章出奇，将来必有重用。 
崔通、 
三鼎甲  （同白）    皆赖恩师提拔。 
赵钱   （白）     啊崔贤契！ 
崔通   （白）     恩师！ 
赵钱   （白）     我有一小女，年方一十八岁，有意招赘于你，不知贤契意下如何？ 
（崔通背供。） 
崔通   （白）     哎呀！我是有了妻子的人了，岂可停妻再娶？此事么，断断的使不得。 
赵钱   （白）     啊崔贤契，到底你意下如何？难道我女还配不得你么？ 
崔通   （白）     我想此事不允，功名难保，也罢，待我从权了吧。 
（崔通向赵钱。） 
崔通   （白）     啊岳父大人请上，受小婿大礼参拜。 
赵钱   （白）     贤婿不必拜了！ 
     （笑）     啊哈哈哈。 
     （白）     你就住在老夫的府中，待我择一良辰，与你二人完成花烛，诸位贤契！ 
众人   （同白）    恩师。 
赵钱   （白）     请到后面吃杯喜酒来呀！ 
     （笑）     哈哈哈！ 
（众人同下。） 
 
【第八场】 
 
（张翠莺上。） 
张翠莺  （西皮摇板）  崔郎蟾宫折桂枝， 
             忘了当年发愿时。 
             难道负心竟至此， 
             独坐草堂自寻思。 
     （白）     自从那年翻船落水，多蒙义父救了性命，又许配崔郎为妻，谁想他一去三载未归；闻得人言，他已

中了进士实授邵阳县令。为此与爹爹说定，同去寻他，只是爹爹大病初愈还怕行路有些不便。唉！
张翠莺张翠莺，你你你真乃不幸也！ 

     （西皮摇板）  三载未曾来半纸， 
             空劳牵挂一场痴。 
（崔文远上。） 
崔文远  （西皮摇板）  崔通上京去赴试， 
             至今无信有差池。 
     （白）     儿啊，为父已然将行李收拾好了，我们一同上路哇。 
张翠莺  （白）     爹爹病未痊愈，怎能与孩儿一同前去？ 
崔文远  （白）     不妨不妨，为父病体已然好了，不过是无力而已，我们慢慢行走，料无大碍。若是叫你一人前去，

道路遥远，孤女独行，为父我怎能放心得下呀？ 
张翠莺  （白）     这，我父女一同前去，撇下门户何人照管？ 
崔文远  （白）     我已然托付好了左右邻居，在我们去后，自然有人照管。啊，儿啊，看今天天气晴和，我们收拾收

拾，就此上路去吧。 
张翠莺  （白）     这…… 
崔文远  （白）     哎，不用犹豫了。你看哪，我连盘费都借来了，我们就此上路去吧！ 
张翠莺  （白）     儿遵命。 
（张翠莺拿雨伞、包裹。） 
张翠莺  （西皮摇板）  同定爹爹邵阳去， 
崔文远  （西皮摇板）  但愿早成连理枝。 
     （白）     来，我们一同走吧。哎走哇！ 
（张翠莺、崔文远同下。） 
 
【第九场】 
 
（排子。四军士、王弘同上。） 
王弘   （白）     下官，王弘。只因张天觉，自到洪州不久，即蒙圣恩，升为天下提刑廉访使，巡查各道，现在岭

南。今奉圣命调他回京，另有重任。 
             左右，岭南去者。 
（排子。众人同下。） 
 
【第十场】 
 
（李小二上。） 
李小二  （念）     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 
     （白）     在下，李小二。在这湘乡郊外，开了一座小店儿，看今儿个天气晴和，店里头也没有多少事而儿，

我到外头瞧瞧去。 



崔文远、 
张翠莺  （内同白）   走哇！ 
（崔文远、张翠莺同上。） 
崔文远  （西皮散板）  父女们奔邵阳紧把路趱， 
张翠莺  （西皮散板）  五更起戴月行露宿风餐。 
崔文远  （西皮散板）  年迈人也顾不得身体劳倦， 
张翠莺  （西皮散板）  老爹爹正逢着大病初痊。 
崔文远  （西皮散板）  猛然间眼昏花四肢瘫痪， 
（崔文远倒地。） 
张翠莺  （白）     啊爹爹！爹爹！喂呀！ 
     （西皮散板）  这都是为孩儿受此颠连。 
     （哭叫）    爹爹！爹爹！喂呀爹爹呀…… 
李小二  （白）     我瞧这老头儿，八成儿是有病吧！带着病的人，你让他这么赶路哪儿行啊！我瞧瞧病的怎么样啦。 
（李小二用手摸抚崔文远头部，崔文远呻吟。） 
李小二  （白）     还好，不要紧的，可是先别走道儿啦，快上我这店里来歇歇腿儿吧。 
（李小二上前搀起崔文远。） 
张翠莺  （白）     有劳店家搀扶。 
李小二  （白）     没什么，没什么。 
（李小二搀崔文远入座。） 
李小二  （白）     来，我给这位老大爷拿点儿姜汤去。 
（李小二取姜汤上。） 
李小二  （白）     您先喝点儿定定神。 
（张翠莺以姜汤与崔文远饮。） 
崔文远  （白）     哎呀呀，有劳店大哥。 
李小二  （白）     怎么着，您不要紧的了？ 
崔文远  （白）     我死是死不了，只恐一时也走不了。 
张翠莺  （哭）     喂呀…… 
李小二  （白）     您走不了不要紧，我们这儿是店，住个一年半载的都没关系。 
崔文远  （白）     啊店大哥，此处是什么所在，离邵阳县还有多远？ 
李小二  （白）     这儿是湘乡县的地方儿，离邵阳还有一百多里路哪。 
张翠莺  （哭）     喂呀…… 
李小二  （白）     这位姑娘别哭，天灾病孽事所难免，这也不要紧的，你们这儿先歇歇儿，我再给你们烧点水去。 
（李小二下。） 
崔文远  （白）     哎呀儿啊！指望将儿送至邵阳，使你夫妻相会，不想为父旧病复发，又难以行走。想此处离邵阳不

过一百余里，依为父之见，不如儿先去邵阳，夫妻相认，然后再派人接我。如其不然，父女同宿旅
店，我们带的盘费无多，到那时候，只恐你我父女就要双双困在此地了。 

张翠莺  （白）     哎呀爹爹呀！你乃有病之人，孩儿怎忍抛你一人在此！ 
崔文远  （白）     嗳呀！说什么抛我在此，看那店家到也善良，有他照应于我，料也无妨。你先去到邵阳县衙，见着

崔通，叫他派人前来接我，乃是两全之道；你若固执不去，一旦盘费花尽，困在此地，举目无亲，
你我父女如何是好。儿啊，你、你、你再不要固执了哇…… 

     （西皮散板）  我今病卧在此店， 
             必须设法两周全。 
             我儿先到邵阳县， 
             免得一同受颠连。 
张翠莺  （白）     呀！ 
     （西皮散板）  听罢爹爹讲一遍， 
             倒叫翠莺两为难， 
             有心先去邵阳县， 
             难舍爹爹病缠绵； 
             有心不去邵阳县， 
             父女同困也徒然。 
     （白）     罢！ 
     （西皮散板）  请出店家讲当面， 
     （白）     店大哥快来！ 
     （西皮散板）  再把好言说一番。 
     （白）     店大哥快来！店大哥快来！ 
（李小二上。） 
李小二  （白）     哎，您叫我什么事情呀？ 
张翠莺  （白）     我名张翠莺，这是我义父崔文远，我父女二人，前去邵阳投亲，不想行至此处，爹爹身染重病，我

只得一人先去邵阳，投亲之后，再来接他。还望店大哥在我去后多多照应我那义父，等我投亲回
来，自有重谢。 

李小二  （白）     哎，哎，你往邵阳投亲去，您这位亲戚是干什么的呀？ 
张翠莺  （白）     乃是现任邵阳县令。 
李小二  （白）     哟，这么一说你们都是官亲哪，没错儿，没错儿，这位老头的病，我找人给瞧就是了，您放心吧。 
张翠莺  （白）     啊爹爹，如此女儿就要前去了。 



崔文远  （白）     趁着天色尚早，你自管前去吧。 
张翠莺  （白）     爹爹呀！ 
     （西皮散板）  无奈何把爹爹暂时抛闪， 
             还望你耐心等且莫愁烦。 
     （白）     啊店大哥，我将爹爹托付于你，千万多加照应，我日后自有重谢，自有重谢。 
李小二  （白）     是啦，是啦，您放心吧，全交给我啦。 
张翠莺  （白）     这有散碎银两在此，爹爹慢慢调治病体，不可急噪，儿去到邵阳就来。正是： 
     （念）     孤身急奔邵阳县，但愿爹爹早平安。 
（张翠莺下。） 
崔文远  （白）     女儿慢些走，慢些走。 
     （哭）     哎，儿啊！ 
李小二  （白）     哎哟，我的老爷子，您别在这儿呆着啦，风大，留神闪着。快跟我到后头歇歇去啵！ 
（李小二搀崔文远同下。） 
 
【第十一场】 
 
（丫鬟、家院、赵女、崔通同上。） 
崔通   （念）     金榜题名是崔通， 
赵女   （念）     郎才女貌巧相逢。 
崔通   （念）     邵阳小县无积蓄， 
赵女   （念）     保你作个富家翁。 
崔通   （白）     啊夫人，何以保我作富家翁呢？ 
赵女   （白）     你瞧，你忙什么的，有话咱们坐下说呀。 
崔通   （白）     夫人请坐。 
赵女   （白）     坐着坐着。 
崔通   （白）     夫人慢慢请讲。 
赵女   （白）     你想啊，我爹虽然是死啦，还有我姨父章惇在朝当权哪。仗着他的势力，你还发愁升官吗？再一说

呀，就是上司台前，还要让你三分，只要你好好儿的干，怎么不能成个富家翁哪。 
崔通   （白）     哎呀呀，夫人说得有理。 
             丫鬟，好好地伺候夫人才是呀。 
赵女   （白）     得啦得啦，你别巴结我啦。我告诉你，我有钱有势，可就是一样儿…… 
崔通   （白）     哪一件？ 
赵女   （白）     就是不准你在外头讨小老婆，你若是在外头讨小老婆，那我可不答应。 
崔通   （白）     下官就是有天大的胆，我也不干哪。 
张翠莺  （内白）    走哇！ 
（张翠莺上。） 
张翠莺  （西皮散板）  不辞跋涉路途远， 
             未知可能见夫男。 
     （白）     来此已是邵阳县衙，待我向前。 
             门上哪位听事？ 
（家院出门。） 
家院   （白）     这一女子，你是作什么的？ 
张翠莺  （白）     我来问你，你家老爷可是河南人氏？ 
家院   （白）     正是河南人氏。 
张翠莺  （白）     姓崔名通字甸士么？ 
家院   （白）     正是我家老爷。 
张翠莺  （白）     你往里通报，就说夫人到。 
家院   （白）     我家老爷有了夫人了。 
（张翠莺惊。） 
张翠莺  （白）     哎呀，你家老爷他、他、他有了夫人了？ 
家院   （白）     正是。 
张翠莺  （白）     你、你、你往里通报，就说张翠莺夫人到。 
家院   （白）     稍等片时，待我与你通禀。 
张翠莺  （白）     正是： 
     （念）     一朝为县令，便怀薄幸心。 
（张翠莺下。） 
家院   （白）     启禀老爷：夫人到。 
赵女   （白）     嗨嗨嗨！我说你怎么啦，吃饱了撑的！夫人不是在这儿哪吗？ 
崔通   （白）     是呀，夫人在这里呀。 
家院   （白）     张翠莺夫人到。 
赵女   （白）     啊？谁？张翠莺？ 
家院   （白）     正是。 
（赵女对崔通。） 
赵女   （白）     嘿！张翠莺是谁呀？啊？她是谁呀？ 
崔通   （白）     我实对你说了吧，她是我的原配呀。 



赵女   （白）     怎么着？有了原配啦吗？那为什么还要停妻再娶哪？ 
崔通   （白）     夫人哪里知道，乃是我伯父强配与我的呀！ 
赵女   （白）     哦，你伯父强配与你的？ 
崔通   （白）     正是。 
赵女   （白）     我再问问你，你们俩成了亲没有哪？ 
崔通   （白）     哪个与她成过亲来，不过是一句话而已呀。 
赵女   （白）     哦，没成亲哪。那你打算怎么办哪？ 
崔通   （白）     夫人，这一女子，实在孤苦，莫若将她收下，作个有名无实的夫人，你意下如何？ 
赵女   （白）     呸！她作个有名无实的夫人，那我算找谁的呀！哦，我知道啦，我爹刚死，你就在外头讨小老婆欺

负我，对不对呀？我告诉你说，我有钱有势，难道说非跟你不成吗？可是一样儿，咱们得去我姨父
说嗒说嗒，少不得告你一个设计骗婚，叫你人财两空，还得罢官治罪。走走走走，找我姨父说理
去！ 

崔通   （白）     慢来慢来！夫人不要如此，依你之见呢？ 
赵女   （白）     依我之见哪，先把她叫进来，吊打一顿，出出我这口恶气再说。 
崔通   （白）     慢来，她无有罪名哪！ 
赵女   （白）     怎么着，她无有罪名…… 
崔通   （白）     是呀。 
赵女   （白）     哦，你就说她是咱们家的逃奴，偷盗咱们家的金壶玉盏，这不就是她的罪名吗？ 
崔通   （白）     哎呀呀，这样罪名，只怕难遮众目吧？ 
赵女   （白）     什么，难遮众目？我知道啦，你那个心眼里，有点舍不得她，对不对呀？这也不要紧的，走走走，

咱们还是找我姨父说嗒说嗒去，走走走！ 
崔通   （白）     哎呀，夫人不要生气，依你就是。 
赵女   （白）     这不结啦吗。 
崔通   （白）     家院，将那女子带进来！ 
家院   （白）     那一女子快来。 
（张翠莺上。） 
张翠莺  （念）     可恨负心崔甸士，忘却当年发愿时。 
     （白）     可曾通禀？ 
家院   （白）     老爷唤你。 
张翠莺  （白）     带路！ 
家院   （白）     随我进来。 
张翠莺  （白）     崔通在哪里？崔通在？ 
（张翠莺进入。） 
张翠莺  （白）     崔通，你好负心！你、你、你、你好薄幸……哪……啊…… 
（赵女向崔通。） 
赵女   （白）     嘿！你别楞着呀，她是谁呀？嘿！她是谁呀？ 
崔通   （白）     她、她、她、她是我家的使女，偷盗金壶玉盏，一向不知她在何处；今日又来冒认丈夫，莫非她、

她、她、她疯了么？ 
（赵女向张翠莺。） 
赵女   （白）     哈哈！你这是飞蛾投火，自来送死呀。来呀！ 
家院   （白）     有。 
赵女   （白）     先把她给我吊起来！ 
（家院欲动手，张翠莺打家院嘴巴。） 
张翠莺  （白）     崔通！薄情郎啊！是我蒙义父相救，才遇你这薄情的冤家。义父主婚，将我终身许配于你，实指望

你名登金榜，衣锦还乡，与你夫唱妇随，琴瑟调和，谁想你停妻再娶，背信悔约，丧尽天良，一至
于此。真乃名教中之罪人，衣冠中之禽兽！人之无良，与禽兽何异也！ 

     （西皮散板）  曾记当年盟誓愿， 
             你若亏心上有天。 
赵女   （白）     哟这是谁呀？在我这邵阳县，这么又哭又闹的！ 
张翠莺  （白）     你是什么人，在此舞口弄舌？ 
赵女   （白）     怎么着？你连我都不认得！哼，告诉告诉你吧，我就是这邵阳县的夫人嘛。 
张翠莺  （白）     你是夫人！好贱人！ 
（张翠莺打赵女。） 
赵女   （白）     哎哟！好哇你！ 
（赵女对崔通。） 
赵女   （白）     她打了我！ 
（赵女对张翠莺。） 
赵女   （白）     反不了你呀！ 
张翠莺  （西皮散板）  你将我凤友鸾交占， 
             无廉无耻你下贱不堪。 
赵女   （白）     什么？你说我霸占了你的丈夫？好，你要是有婚书八字帖儿呀，拿出来瞧瞧。太太我是有志气的，

马上就让；要是没有哇，哼哼！我可要打你一个冒认官亲。 
张翠莺  （白）     住了！此事乃义父主婚，是他的伯父；况且，我二人情义相投要得什么庚贴！ 
赵女   （白）     哟，听你这么说，你是没有哇。那我可要对不起你啦。 
             来呀！把她给我吊起来！ 



（家院吊起张翠莺，赵女用鞭打。） 
张翠莺  （白）     好贱人！ 
（赵女用鞭打。） 
张翠莺  （白）     好贱人！ 
（赵女用鞭打。） 
张翠莺  （白）     好贱人！好贱人！ 
赵女   （白）     哈哈！你这是斗气儿呀！我越打，你越骂。看是我打得疼，还是你骂得疼？ 
     （西皮散板）  今日叫你筋骨断， 
             尝尝手中无情鞭。 
（赵女对崔通。） 
赵女   （白）     去！给我打，把她给我打死！ 
崔通   （西皮散板）  死在头上还强辩， 
             伶牙利齿也枉然； 
             皮鞭之下除后患！ 
张翠莺  （哭）     喂呀！ 
     （西皮散板）  狠心冤家礼不端。 
             皮鞭落下如雨……点， 
     （哭头）    冤家呀！ 
     （西皮散板）  他年定要报此冤。 
崔通   （西皮散板）  霎时叫你筋骨断， 
赵女   （西皮散板）  走上前来忙阻拦。 
（赵女使眼色。） 
崔通   （白）     来，将她带了下去。 
（家院带张翠莺同下。） 
崔通   （白）     夫人因何拦阻？ 
赵女   （白）     咱们别打她啦，要是把她打死在咱们这儿，传出去多不好听啊。 
崔通   （白）     依夫人之见呢？ 
赵女   （白）     依我之见哪，把她面上刺字，发往岭南，再叫人在半道儿上把她给害死，不就斩草除根了吗？ 
崔通   （白）     就依夫人。 
赵女   （白）     这不结了吗。可气坏了我啦。 
崔通   （白）     夫人不要生气，请到后面歇息去吧。 
赵女   （白）     丫头，我的人参汤熬好了吗？ 
丫鬟   （白）     早就给您熬好啦。 
赵女   （白）     我要到后头歇着去啦。 
崔通   （白）     歇息去吧。 
             丫鬟，好生伺候夫人。 
赵女   （白）     可气着了我啦。 
             丫头，搀我来。 
（丫鬟搀赵女同下。） 
崔通   （白）     唤人役们走上。 
家院   （白）     人役们走上。 
（家院下。四衙役同上。） 
崔通   （白）     来，升堂！ 
             唤刘仁来见。 
（刘仁上。） 
刘仁   （念）     忽听唤刘仁，想必有公文。 
             参见太爷！ 
崔通   （白）     罢了。 
刘仁   （白）     有何吩咐？ 
崔通   （白）     今有我家逃奴张翠莺，偷盗金壶玉盏，已经拿住，将她发往岭南，命你以为长解。附耳上来！ 
刘仁   （白）     是，是，是。 
崔通   （白）     来，带女犯！ 
刘仁   （白）     带女犯。 
（衙役甲下，带张翠莺同上。） 
崔通   （白）     将她面上刺“逃奴”二字。 
刘仁   （白）     是。 
（刘仁刺字，张翠莺哭。） 
崔通   （白）     发往岭南，早早—— 
（崔通作手势，暗示杀状。） 
崔通   （白）     送到。 
刘仁   （白）     是。 
崔通   （白）     退堂。 
（崔通、四衙役同下，刘仁将张翠莺上锁。） 
刘仁   （白）     走！走！走！ 
（刘仁拉张翠莺同跑圆场。） 



张翠莺  （哭）     喂呀！ 
（张翠莺跌坐，爬起。） 
刘仁   （白）     嘿！你倒是快走哇！ 
张翠莺  （白）     是。 
刘仁   （白）     走！走！ 
（刘仁、张翠莺同下。） 
 
【第十二场】 
 
张天觉  （内西皮导板） 驰驿江湖一老臣， 
（四军士、四校尉、张兴、张天觉同上。） 
张天觉  （西皮摇板）  一路哪顾苦和辛。 
             翠莺三载无音信， 
             怎不叫我痛伤情。 
             想至此间心难忍， 
（雨声。） 
张天觉  （西皮摇板）  秋雨淋淋愁煞人。 
     （白）     老夫张天觉。自到洪州不久，即蒙圣恩升为天下提刑廉访使，今当岭南察吏而回，奉调进京。行至

潇湘，不想天降大雨，真真闷煞人也。 
张兴   （白）     启禀大人：这雨是越下越大，咱们找个地方避避雨去呀。 
张天觉  （白）     前面什么所在？ 
张兴   （白）     乃是临江驿。 
张天觉  （白）     传谕下去，临江驿歇马。 
张兴   （白）     临江驿歇马呀！ 
（众人同走圆场，驿丞官上。） 
驿丞官  （白）     参见大人！ 
张天觉  （白）     罢了。 
             兴儿！ 
张兴   （白）     有。 
张天觉  （白）     吩咐众人役下面歇息。 
张兴   （白）     是。 
             人役们两厢退下呀！ 
（四军士、四校尉自两边分下。） 
张天觉  （白）     兴儿！ 
张兴   （白）     有。 
张天觉  （白）     传话出去，老夫鞍马劳顿，在此歇息，不许闲人吵闹喧哗，若是喧哗，打折尔的狗腿！ 
张兴   （白）     是。 
张天觉  （白）     正是： 
     （念）     长江风送客，孤馆雨留人。 
     （白）     唉！ 
（张天觉下。） 
张兴   （白）     驿丞官儿哪？ 
驿丞官  （白）     有。 
张兴   （白）     大人一路劳乏，在此歇马，不准高声喧哗，若是高声喧哗，打折尔的狗腿！ 
（张兴下。） 
驿丞官  （白）     下面听着：今有大人在此歇马，不许高声喧哗，若要高声喧哗，打折你们的狗腿！ 
（驿丞官下。） 
 
【第十三场】 
 
张翠莺  （内二簧导板） 秋雨淋路泥泞身体寒冷， 
（张翠莺上，刘仁赶上，张翠莺跌倒。） 
刘仁   （白）     呀呔！把你发配岭南，下这么大的雨，你这么一步一步儿的蹭，这得多昝才到哇？呸！我打死你！ 
（刘仁举棍欲打。） 
张翠莺  （白）     喂呀……啊…… 
     （二簧散板）  你、你、你、你因何全无有恻隐之心？ 
刘仁   （白）     起来走！ 
（张翠莺起，走。） 
张翠莺  （二簧散板）  浑身的棒疮发实难支撑， 
（张翠莺滑倒。） 
刘仁   （白）     嘿！有得！让你快走嘛，平地你摔跟头玩儿；你这是成心哪你！我打死你！ 
张翠莺  （白）     哎呀解差哥，这里滑得很哪。 
刘仁   （白）     胡说！人家走不滑，怎么你走就滑，这是怎么回事？ 
张翠莺  （白）     解差哥，你来试试看。 
刘仁   （白）     有得！跟我要价儿还价儿。起来走！ 



（张翠莺爬起。） 
刘仁   （白）     人家走，不滑，怎么你走就滑！我就不信它滑。 
（刘仁试行，被滑倒。） 
张翠莺  （白）     如何！ 
刘仁   （白）     何如！ 
（刘仁爬起。） 
刘仁   （白）     这边儿滑，你不会走那边儿吗。 
张翠莺  （哭）     喂呀……啊…… 
     （二簧散板）  走一步又一步哪得消停。 
刘仁   （白）     这是你偷人东西的报应。 
张翠莺  （白）     解差哥哇！ 
     （二簧散板）  非是我偷去了金银物品， 
             这都是崔甸士他借刀杀人。 
刘仁   （白）     什么？你说我们老爷借刀杀人，屈赖了你啦是不是？ 
张翠莺  （白）     正是。 
刘仁   （白）     他怎么不屈赖别人，单屈赖你哪？别跟我弄这套。走！ 
张翠莺  （白）     你哪里晓得呀。 
     （二簧散板）  毁盟约另婚娶心肠毒狠， 
             似这等冤屈事向谁去明。 
             啊……解差哥呀！ 
刘仁   （白）     哎，听你这个话，你跟我们老爷是原配夫妻呀！这就不对啦；既然是原配的夫妻，为什么还叫我在

半道儿上把你给…… 
（刘仁急掩口，背供。） 
刘仁   （白）     差点儿全说出来。哎呀，老爷呀老爷，这可就是你的不是啦。既然家里头有原配，为什么还要停妻

再娶哪？她既找上门来，就该认下才是，为什么把她面上刺字发往岭南，还叫我在半道儿上把她给
害喽？我虽然是公门中的人，也犯不上作这样儿缺德的事情啊！可是我不杀她，我也救不了她，这
可怎么办哪？有啦，我瞧她被打得这个样儿，也活不了多少日子，我跟她慢慢儿的走着，哪天到了
哪天算。我就是这个主意。 

（刘仁对张翠莺。） 
刘仁   （白）     你别哭，我也不打你啦，前边儿就是临江驿，咱们到那儿找个地方儿避避雨去好不好？来来来，你

扶着我这根棍儿。 
张翠莺  （白）     多谢解差哥！ 
刘仁   （白）     哎没什么，没什么，来！扶着我这根棍儿走。 
张翠莺  （二簧散板）  听说是有住处勉强前进， 
             好容易来到了临江驿门。 
（刘仁、张翠莺同走圆场。拉幕。张天觉、张兴同睡在上面。） 
刘仁   （白）     有人吗？哪位老爷该班儿您哪？ 
（驿丞官上。） 
驿丞官  （白）     谁呀？天刚黑就有人叫门？ 
刘仁   （笑）     哈哈。 
     （白）     老爷！ 
驿丞官  （白）     干什么的？ 
刘仁   （白）     是，我们是走路的。我押着个女犯人，您瞧下这么大雨，天也黑啦，简直走不了啦。老爷，跟您这

儿避避雨得啦。 
驿丞官  （白）     哦，投宿的。不成！ 
刘仁   （白）     别价，老爷！又是个女犯，外头下这么大的雨，实在走不了啦。老爷！您行行好得啦。 
驿丞官  （白）     唉，你不知道，今有大人在此歇马。 
刘仁   （白）     是！ 
驿丞官  （白）     里边儿没地方儿。不成，不成，不成…… 
刘仁   （白）     老爷老爷！我们有个避雨的地方儿就成，雨一住，天一亮就走。老爷，老爷！ 
     （笑）     哈哈哈哈。 
驿丞官  （白）     瞧你这个人怪可怜的。 
刘仁   （白）     没法子。 
驿丞官  （白）     可是里头没地方儿呀。 
刘仁   （白）     有个地方儿就成，有个地方儿就成。老爷！ 
驿丞官  （白）     干脆这么办，你们在门道里呆一晚上得啦。 
刘仁   （白）     成！成！ 
驿丞官  （白）     可是这么着，不许嚷！ 
刘仁   （白）     不嚷！不嚷！哪儿能给您招事呀！您歇着去吧，歇着去吧。 
（驿丞官下。刘仁向张翠莺。） 
刘仁   （白）     嘿嘿嘿，进来，进来！听我告诉你，我央告这位老爷半天，才让咱们进来；咱们就在这门道里避

雨。你那边儿，我这边儿，可是这么着，千万不许哭，不许嚷。听见了没有哇？ 
张翠莺  （白）     是。 
（刘仁、张翠莺同进入。） 
刘仁   （白）     哎！怎么赶上这么大的雨，唉！ 



（刘仁打哈欠。） 
刘仁   （白）     干粮哪儿去啦？ 
（刘仁在怀中找。） 
刘仁   （白）     在这儿哪。 
（刘仁取出小饼吃。张翠莺哭，抽咽。） 
刘仁   （白）     嘿！我不让你哭，别哭啦！ 
（刘仁寻思。） 
刘仁   （白）     哦！你饿了吧？来吧，我这儿还有一个。 
（刘仁掏出小饼，欲递，拿回。） 
刘仁   （白）     可是这么着，吃完了就睡，不许哭，不许嚷。听见没有？ 
（张翠莺接过小饼欲吃，悲咽不能下咽。） 
刘仁   （白）     怎么啦？不吃啊！嘿，不吃可也不许哭不许嚷。睡觉吧。 
（刘仁接饼吃。） 
刘仁   （白）     该着，还是我的事儿。 
（张翠莺接雨水饮，刘仁打饱嗝儿，接雨水饮。） 
刘仁   （白）     睡觉吧。 
张翠莺  （白）     是。 
刘仁   （白）     哈！哎哟！ 
（刘仁伸懒腰，入睡。） 
张天觉  （白）     翠莺女儿，你想死为父了哇…… 
（张天觉悲哽。） 
张翠莺  （白）     爹爹！爹爹！你在哪里呀？ 
     （二簧原板）  冒风雨忍饥饿强把路趱， 
             棒疮发筋骨断怎能成眠。 
             这泪珠似雨流难以合眼， 
             张翠莺度一日如度一年。 
张天觉  （二簧原板）  耳听得哀哭声甚是悲惨， 
（张天觉醒。） 
张天觉  （二簧原板）  是何人搅我的梦里团圆！ 
     （白）     老夫正在睡梦之间，何人搅了我的好梦啊！ 
             兴儿醒来！ 
（张兴醒。） 
张兴   （白）     哎！ 
张天觉  （白）     兴儿，兴儿外面何人啼哭哇？ 
张兴   （白）     我不知道哇。 
张天觉  （白）     快去看来！ 
张兴   （白）     哎，哎，这是谁嚷哪！我告诉驿丞官儿啦！我还得嘱咐嘱咐他。 
             驿丞官儿！驿丞官儿！ 
（驿丞官应声上。） 
张兴   （白）     哪儿哪？ 
驿丞官  （白）     这儿哪。 
张兴   （白）     驿丞官儿，过来过来！我告诉你没有，别大声儿说话，大人在此歇马，怎么还有人嚷哪？ 
驿丞官  （白）     没人嚷啊！ 
张兴   （白）     没人嚷啊，里头可听见啦，瞧瞧去！听见没有？告诉他们可别嚷啦，再听见我可受不了。 
驿丞官  （白）     是啦。谁在这儿嚷嚷哪？哎八成儿是门道里那个；我瞧瞧！ 
             嘿嘿嘿！起来！起来！ 
刘仁   （白）     谁呀？谁呀？ 
             哦，老爷呀！ 
驿丞官  （白）     告诉你了没有，不叫你嚷，你嚷什么呀你！ 
刘仁   （白）     没嚷。 
驿丞官  （白）     大人都知道啦。 
刘仁   （白）     是呀！我给您瞧瞧去，您歇着去吧。 
（驿丞官下。） 
刘仁   （白）     我都睡着啦，谁嚷哪？ 
（刘仁看张翠莺。） 
刘仁   （白）     嘿！有得！她还没睡哪，甭说是她。 
（刘仁趋前。） 
刘仁   （白）     嘿！不让你嚷不让你嚷的，你嚷什么呀？ 
张翠莺  （白）     我未曾啼哭哇。 
刘仁   （白）     你没哭？里头都听见啦！ 
张翠莺  （白）     我实实未曾啼哭，未曾喊叫哇。 
刘仁   （白）     你再说你没嚷！ 
张翠莺  （白）     解差哥我未曾喊叫。 
刘仁   （白）     你再说！ 
（刘仁欲打。张翠莺大声喊。） 



张翠莺  （白）     哎呀解差哥呀…… 
（刘仁急拦止。） 
刘仁   （白）     哎哎哎哎！大人问了半天，你一哭，让里头知道啦，又得轰咱们走。睡觉吧！睡觉吧！ 
张翠莺  （白）     是。 
刘仁   （白）     这都是哪儿的事情！ 
（起三更鼓。刘仁入睡。） 
张天觉  （白）     女儿！你在哪里呀？ 
张翠莺  （白）     爹爹！你在哪里呀？ 
     （二簧原板）  泪似湘江水涓涓， 
             吞声暗泣想慈颜。 
             今生若见爹爹一面， 
             纵死黄泉也心甘。 
张天觉  （二簧原板）  父女相逢称心愿， 
             恰好似我女儿近在身边。 
     （白）     又是何人扰了我的好梦啊！ 
             兴儿！兴儿！ 
（张天觉打张兴。） 
张兴   （白）     哎哟！ 
张天觉  （白）     外面又是何人啼哭哇？ 
张兴   （白）     我不知道哇。 
张天觉  （白）     快去看来！ 
张兴   （白）     这是谁嚷来着？这是……真打着啦。 
             没人嚷啊！还得问问驿丞官儿。 
             驿丞官儿！驿丞官儿！ 
（驿丞官摸上。） 
驿丞官  （白）     在哪儿哪？ 
张兴   （白）     谁呀？ 
驿丞官  （白）     我呀！ 
（张兴打驿丞官一个嘴巴。） 
驿丞官  （白）     哎，怎么还打人哪？ 
张兴   （白）     打人？可你怎么记吃不记打呀？我告诉你别嚷别嚷的，怎么还有人嚷啊？还不快瞧瞧去！ 
驿丞官  （白）     我瞧瞧去，我瞧瞧去。 
张兴   （白）     再说没嚷不像话，我这儿， 
（张兴捂脸。） 
张兴   （白）     挨了一个啦。 
驿丞官  （白）     没嚷啊！哦，不用说是门道那个吧？我瞧瞧去。 
（刘仁打呼，驿丞官打刘仁一个嘴巴。刘仁惊醒。） 
刘仁   （白）     哎哟！刚才谁打我来着？ 
（刘仁见驿丞官。） 
刘仁   （白）     哎！老爷！ 
驿丞官  （白）     告诉你没有，别嚷别嚷的！你这一嚷没关系，我都挨了一个啦。 
刘仁   （白）     我这不也挨了一个啦吗？ 
驿丞官  （白）     嘿！别嚷啦。 
刘仁   （白）     是。我给您瞧瞧去。 
驿丞官  （白）     大人问下来啦，我都担待不起啦。瞧瞧去！ 
（驿丞官下。） 
刘仁   （白）     是。哎呀！这下子真打着啦。谁呀？ 
（刘仁看张翠莺。） 
刘仁   （白）     嘿！有得！她还没睡哪。不用说，还是她！ 
（刘仁趋前。） 
刘仁   （白）     嘿！不让你嚷，你嚷什么呀？ 
张翠莺  （白）     哎呀解差哥！我未曾啼哭，未曾喊叫哇。 
刘仁   （白）     你没嚷里头就知道啦！都打了我一个嘴巴啦。 
张翠莺  （白）     我实实未曾喊叫哇。 
刘仁   （白）     再说你没嚷！ 
（刘仁欲打。张翠莺怕极，大声。） 
张翠莺  （白）     哎呀解差哥呀！ 
（刘仁急拦。） 
刘仁   （白）     哎哎…… 
（刘仁背供。） 
刘仁   （白）     这玩意儿！我要是一打她，她这么一嚷，里头知道啦，出来还是打我呀。 
（刘仁对张翠莺。） 
刘仁   （白）     得啦，再熬会儿天亮啦，咱们就走啦。睡吧！ 
（刘仁睡。） 
张翠莺  （白）     若有父亲，他们谁敢这样欺负于我！喂呀爹…… 



（张翠莺急掩口。） 
张翠莺  （白）     爹呀……啊…… 
     （二簧散板）  哭一声老爹爹难得……见…… 
             爹爹呀…… 
张天觉  （二簧散板）  这声音我越听越在耳边。 
     （白）     兴儿！呸！ 
（张天觉欲打，张兴惊醒，躲开。） 
张天觉  （白）     外面到底何人啼哭哇？ 
张兴   （白）     我哪儿知道哇。 
张天觉  （白）     快去看来！ 
张兴   （白）     到了儿谁哭哪！驿丞官儿在哪儿哪？ 
（驿丞官上。） 
驿丞官  （白）     在这儿哪。 
张兴   （白）     过来过来！这回再说没人哭，可不象话啦，大人都听见啦。快瞧瞧去！走！ 
驿丞官  （白）     不用说，还是门道那个。 
（驿丞官踢刘仁。） 
驿丞官  （白）     嘿！起来起来！ 
刘仁   （白）     哎，起来啦，起来啦。老爷！ 
驿丞官  （白）     嘿！这回再说没人嚷，可不象话啦，大人都听见啦，快说实话。 
刘仁   （白）     喳。哪儿呀，我解着那个女犯，被打得棒疮疼痛，在那儿哭哪。 
驿丞官  （白）     有这事你怎么不早说呀？ 
刘仁   （白）     早说，那嘴巴不就挨不上了吗！ 
驿丞官  （白）     我给你言语一声儿去。 
张兴   （白）     问了没有，怎么回事？ 
驿丞官  （白）     有一解差押着女犯，被打得棒疮疼痛，在那儿哭哪。 
张兴   （白）     候着。 
             启禀大人：外头有一个解差，押着女犯，被打得棒疮疼痛，在那儿哭哪。 
张天觉  （白）     好，传话出去，将那女子带了进来，老夫我要亲自问话哪。 
张兴   （白）     是。 
             驿丞官儿！ 
驿丞官  （白）     有。 
张兴   （白）     大人吩咐下来，把那一女犯带进来，大人要亲自问话哪。 
驿丞官  （白）     是。 
张兴   （白）     快着！ 
（驿丞官向刘仁。） 
驿丞官  （白）     得，这就不嚷了吧！大人叫你们进去回话。回答好来，还则罢了，要是回答不好哇，留神你的脑

袋！回话去！ 
刘仁   （白）     是。哎呀，这是哪儿的事情。 
             嘿！有得！搅了一宿，她倒睡着啦。 
（刘仁大声向张翠莺。） 
刘仁   （白）     哈哈！ 
张翠莺  （白）     哎呀！我未曾喊叫哇。 
刘仁   （白）     甭弄这套，大人听见啦，等着里头回话哪。告诉你说，回答好了还则罢了，回答不好，避不住咱们

俩人脑袋就得分家。 
张翠莺  （白）     解差哥，但愿早死，也免得受罪呀。 
刘仁   （白）     可你倒说了个“得”呀！你死啦是被崔通害的，我陪着你死，冤不冤哪。 
             报！女犯告进。 
（刘仁、张翠莺同进入。） 
刘仁   （白）     女犯当面，当堂有刑。 
张天觉  （白）     将刑具撤掉。 
（刘仁撤刑。） 
张天觉  （白）     那一女犯！ 
张翠莺  （白）     有。 
张天觉  （白）     见了老夫为何不抬起头来？ 
张翠莺  （白）     有罪不敢抬头。 
张天觉  （白）     无妨！恕你无罪。 
张翠莺  （白）     谢大人。 
（张天觉、张翠莺互望。） 
张天觉  （白）     啊！ 
张翠莺  （白）     啊啊你是爹爹？ 
张天觉  （白）     你是女儿？ 
张翠莺  （白）     哎呀爹爹呀！ 
张天觉  （白）     儿啊！ 
（张天觉、张翠莺互相抱哭。） 
张天觉  （二簧散板）  只说父女难相见， 



             谁知今日又团圆。 
     （白）     这三载不见，你、你、你往哪里去了？ 
张翠莺  （白）     爹爹呀！自从淮河翻船之后，多蒙崔老丈相救，认为义女。他有一侄儿，名唤崔通。我义父主婚，

将我许配于他，是他进京赴考得中进士，不认于我还则罢了，反说我是他家的逃奴，将儿百般拷

打，面上刺字，发配岭南，行至此处，幸得与爹爹相见。哎呀爹爹呀！快快与儿报仇吧。 1  
张天觉  （白）     好贼！ 
     （二簧散板）  听罢言来怒气生， 
             停妻再娶败人伦。 
     （白）     不要如此，为父与你报仇雪恨就是。 
张翠莺  （白）     是。 
张天觉  （白）     我来问你，这一解子，他一路待你如何？ 
张翠莺  （白）     他么…… 
（刘仁急跪，以锁自套于颈。） 
刘仁   （白）     哎哎小姐，我可是好人。甭说别的，就是我们太爷叫我在半道儿上把您给害喽，我都没肯那么办；

再一说，您可别忘了吃小饼儿呀。 
张翠莺  （白）     还好。 
张天觉  （白）     起过一旁。 
刘仁   （白）     谢大人。 
张天觉  （白）     为父与你出气就是。 
             兴儿！ 
张兴   （白）     有。 
张天觉  （白）     吩咐众校尉走上。 
张兴   （白）     是。 
             校尉走上啊！ 
（四校尉同上。） 
四校尉  （同白）    参见大人，有何吩咐？ 
张天觉  （白）     命你等去至邵阳县，将那县令崔通，抓来见我。 
张翠莺  （白）     且慢！爹爹，儿要亲去拿他。 
张天觉  （白）     好！我儿亲去也好，可坐了为父大轿前往。 
张翠莺  （白）     遵命。 
张天觉  （白）     解子！ 
刘仁   （白）     有。 
张天觉  （白）     前面引路。 
刘仁   （白）     是。 
张天觉  （白）     去吧。 
（轿夫上，张翠莺上轿，刘仁前引，率四校尉同下。） 
张天觉  （白）     崔通不仁，竟将我女刺字发配，真真地令人可恨哪。 
（张天觉沉思。） 
张天觉  （白）     哎呀且住！只恐女儿前去，崔通不服，此事必须老夫亲自拿他。 
             吩咐人役走上！ 
（四军士自两边分上。） 
张天觉  （白）     带马邵阳县去者！ 
（众人同下。） 
 
【第十四场】 
 
崔文远  （内白）    好大雨呀！ 
（崔文远上。） 
崔文远  （西皮散板）  心中只把崔通怨， 
             一去三载不回还。 
             病体已痊心悬念， 
             去到邵阳寻翠莺。 
             顾不得冒风雨忙往前趱， 
（崔文远下。） 
 
【第十五场】 
 
（崔通、赵女同上。） 
崔通   （念）     翠莺发配岭南道， 
赵女   （念）     斩草除根多么好。 
崔通   （念）     从此夫妻免吵闹， 
（急急风牌。四校尉、刘仁、张翠莺同上。） 
张翠莺  （念）     报仇雪恨在今朝。 
（张翠莺进门，打崔通嘴巴。） 



张翠莺  （白）     捆起来！ 
（四校尉分绑崔通、赵女。） 
崔通   （白）     你是何方人役，擅敢闯入县衙，殴辱本官，是何道理？ 
张翠莺  （白）     崔通啊，贼子！你丧尽天良，设计害我，不想中途遇着我家爹爹，奉调进京，命我前来捉拿于你。 
             左右，看皮鞭伺候！ 
（张翠莺打赵女、崔通。） 
张翠莺  （西皮散板）  先骂泼妇太凶悍， 
（张翠莺打赵女。） 
张翠莺  （西皮散板）  忘恩负义怎为官！ 
（张翠莺打崔通。） 
崔通   （西皮散板）  这是丈夫失检点， 
             念在夫妻饶这番。 
张翠莺  （西皮散板）  不提夫妻还犹可； 
             提起夫妻我心更酸！ 
             看在夫妻将你打， 
（张翠莺打。） 
张翠莺  （西皮散板）  活活打死负心男！ 
赵女   （西皮散板）  自古无有全家犯， 
             丈夫犯罪与我何干？ 
张翠莺  （西皮散板）  岭南发配路途远， 
             诬我盗银你罪欺天。 
             王法条条当重办！ 
（四军士、张兴、张天觉同上。） 
张天觉  （西皮散板）  代天巡狩法森严。 
     （白）     崔通今在何处？ 
张翠莺  （白）     吊在廊下。 
张天觉  （白）     校尉，与我押了上来！ 
（崔通、赵女同跪。） 
张天觉  （白）     大胆崔通，为何停妻再娶？ 
（崔通指赵女。） 
崔通   （白）     她父言道：不允婚事不许我作官哪。 
张天觉  （白）     你为何诬良为盗，将我女儿刺字发配，又命刘仁中途杀害，是何道理？ 
崔通   （白）     此乃小婿一时之过，望求岳父大人开恩，饶恕了吧！ 
张天觉  （白）     呀呀呸！似你这等忘恩负义之人，真真可恶。 
             左右，将他衣冠剥了！ 
崔文远  （内白）    走哇！ 
（崔文远上。） 
崔文远  （白）     来此已是邵阳县，门上哪位听事？ 
张兴   （白）     老头儿找谁的？ 
崔文远  （白）     烦劳通禀，崔文远要见邵阳县。 
张兴   （白）     候着。 
             启禀大人：有一崔文远要见邵阳县。 
张翠莺  （白）     啊爹爹，是儿那救命的义父到了。 
张天觉  （白）     快快有请。 
张兴   （白）     有请啊。 
（崔文远进入。张翠莺见崔文远。） 
张翠莺  （白）     喂呀爹爹呀……啊…… 
（张翠莺向张天觉。） 
张翠莺  （白）     这是儿义父； 
（张翠莺向崔文远。） 
张翠莺  （白）     这是我家爹爹。 
张天觉  （白）     啊亲翁请坐。 
崔通   （白）     啊，伯父来了，快快救一救你侄儿吧。 
崔文远  （白）     你不是我侄儿崔通么？ 
崔通   （白）     正是侄儿。 
崔文远  （白）     你身犯何罪，我是个平民百姓，焉能救你呀！ 
（崔文远发现赵女。） 
崔文远  （白）     啊啊这是何人？ 
崔通   （白）     此乃试官之女，许我为妻的呀。 
崔文远  （白）     啊，侄儿你是有妻子的人哪！ 
崔通   （白）     她父言道：不允亲事不许我作官，故而我娶了她。等我妻子到来，她叫我毒打于她，又叫我将她发

配岭南，不想遇见她父。如今要将侄儿斩首。伯父，你快快讲个人情吧。 
崔文远  （白）     崔通啊，小奴才！千不是万不是，乃是我的不是。不该将我的义女，许配于你。只因你进京赴考，

一去三载不归，是我二人寻找于你，不想我病在中途，只得命她一人前来，夫妻见面就该相认；怎
么，你非但不认，反而将她毒打，发往岭南。你的良心何在？天理何存？幸而你作了个知县，自己



的妻子你都不认了，你若是作了宰相，连祖宗你也不认了哇！你这样忘恩负义的奴才，还有何脸面
活在世上，我救你何来？ 

             大人，不要留他，快快将他治罪呀！ 
             儿啊！你、你、你、你受了苦了哇…… 
赵女   （白）     哎哟！我说这位老爷子，实指望您来了给我们讲个人情，您怎么反倒给加了盐儿啦哪！难道您就不

替您侄子想想，也不怕崔氏门中绝了后吗？ 
             我说这个张大人，您可也得替您姑娘想想，你要一定把崔通治罪，难道说真叫您姑娘另行改嫁去

吗？ 
张天觉  （白）     这个？ 
             儿啊，如今不难将崔通治罪，只是你的终身…… 
张翠莺  （白）     爹爹，儿就是终身独守，削发为尼，也万万不能与那个负心人和好！ 
（赵女悄拉崔通。） 
赵女   （白）     我瞧你还是过去央告她去吧。 
（赵女指张翠莺。崔通下跪。） 
崔通   （白）     哎呀小姐呀！想此事千不是万不是，乃是我的不是，如今悔之不及，望求小姐开恩饶恕，夫妻重

聚，偕老百年。若是再犯，任凭小姐重重治罪。请小姐饶恕了吧！饶恕了吧！ 
张翠莺  （白）     哼哼！说什么不敢再犯，此事若非刘仁仗义，难道我张翠莺还有两条性命不成？ 
崔通   （白）     这个…… 
张翠莺  （白）     喂呀，爹爹与孩儿做主呀…… 
张天觉  （白）     好！为父与你做主就是。 
             兴儿溶墨伺候。 
（急三枪牌。） 
张天觉  （白）     刘仁过来，这里有公文一道，命你随同校尉，将他二人解往湖南抚台衙门，暂行看押，待老夫奏明

圣上，再行发落。押下去！ 
刘仁   （白）     喳，是。 
（刘仁向崔通、赵女。） 
刘仁   （白）     老爷、夫人，跟我走吧。 
崔通、 
赵女   （同白）    唉！ 
（刘仁、四校尉押崔通、赵女同下。） 
张天觉  （白）     亲翁，今日在此暂宿一宵，明日我们一同进京就是。 
崔文远  （白）     怎么我还要前去吗？ 
张天觉  （白）     盘桓几日。 
崔文远  （白）     今日你父女重逢，老汉已然放心，我呀，我要回淮河去了。 
张翠莺  （白）     爹爹说哪里话来，女儿棒疮未愈，你就忍心撇我而去么？也罢！爹爹若是不去，女儿也就不去了。 
崔文远  （白）     女儿不必如此，为父暂时陪伴于你，一同进京就是。 
张天觉  （白）     大家暂且在此歇息一宵，明日一同进京便了。正是： 
     （念）     恼恨崔通太不堪， 
崔文远  （念）     丧尽天良无义男。 
张翠莺  （念）     中途幸遇爹爹面， 
崔文远  （念）     花落重开又团圆。 
张天觉  （白）     好一个“花落重开又团圆”！ 
             亲翁，女儿，随我来呀！ 
（张翠莺痛楚。） 
张翠莺  （白）     哎哟，哎哟！ 
（张天觉、崔文远两边搀扶。） 
张天觉、 
崔文远  （同白）    看仔细！ 
（众人同下。） 
（完） 
 
—————————— 
1 此处或用急三枪牌子，代替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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